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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家的文学故事      

李尚志

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数学与文学水火不相容，文学家

不懂数学，数学家也不可能有文学家的浪漫情调。殊不知，

很多数学大家也是文采飞扬，能诗善赋的。例如，陈省身

写过“物理几何是一家，共同携手到天涯”这样的诗句来

说明物理与几何的紧密联系。华罗庚有一次参加科学家代

表团出访，出了一句上联“三强韩赵魏”让别人对下联。“三

强”一语双关，一方面是春秋战国时期由晋国分成的韩赵

魏三个诸侯国，另一方面又是代表团中的科学家钱三强的

名字。下联不但句子的格式要与上联对偶，前两个字也同

样应当一语双关。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难达到。不过华罗庚

早就自己想好了下联 ：九章勾股弦。《九章算术》是中国古

代著名数学著作，其中讲到了涉及勾股弦的著名的勾股定

理，“九章”还是代表团中的科学家赵九章的名字。

我的导师曾肯成在数学领域内是华罗庚的学生，而且

与华罗庚一样不输文采，是数学界有名的才子。我在《名

师培养了我》一文中写了一段“我的导师曾肯成”讲述他

的一些往事。意犹未尽，特意另外写一篇专门讲述他与文

学有关的几个故事。

放过蛟龙

1978 年 9 月，在川陕边界大巴山区经过了八年的磨

难之后，我终于考回了母校——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。

1965 年我考入中国科大读本科时是在北京玉泉路，19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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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本科毕业离开科大时是在安徽铜陵，1978 年重回科大则

是在安徽合肥。十年动乱，科大颠沛流离，我也颠沛流离，

如今总算又走到一起了。走在从未见过的陌生校园里，碰

见八年以前的老师或同学，恍如隔世。记得在校门口碰见

杨纪柯老师，他对我说了一句 ：“好久没见过你了，你到哪

里去了？”这句话看似平常，在我心中引起的却是无限的

感慨。他说的“好久”可不是几天几月一年两年，而是长

达八年，足够打败日本鬼子的八年。八年没看见我，并不

奇怪，本来我就已经离开科大到那深山老林中去了，应当

是一去不复返了，他永远没看见我都是理所当然的。而今

他能够看见我，这才是奇迹。

从深山老林考回名牌学府，当然是我的幸福和骄傲。

但从报上看来的一则消息却让我骄傲不起来。考上北京大

学的一位研究生，两门数学课程，满分是 200 分，他就考

了 198 分，几乎是满分。这位令我佩服不已的研究生叫唐

守文，他的导师是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。后来我知道这位

唐守文早就是名人。在念中学时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

国最早的中学生数学竞赛的状元，华罗庚请他到家吃过饭

的。后来，我的导师曾肯成到北京为女儿治病，就安排我

们与段学复的四位研究生一起听课和搞讨论班。我就与段

学复的几位研究生都很熟了，包括我很佩服的唐守文。再

后来，在北京大学段学复与丁石孙、中国科学院万哲先、

华东师大曹锡华、复旦大学许永华、南京大学周伯壎等老

一辈代数学家的支持下，同时也在中国科大和中国科学院

的支持下，我有幸成为我国自己授予的

首批博士之一。鉴于唐守文也做了很好

的工作，曾肯成与万哲先极力支持他获

得博士学位。然而，北京大学当时一定

要研究生先获得硕士学位，再攻读博士

学位。于是唐守文只能先举行硕士答辩。

在答辩会上，曾肯成和万哲先仍然坚持

认为唐守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。曾肯

成告诉我，在答辩委员会决议上还写了

一句“有的委员认为达到博士水平。”曾

肯成为此写了下面的一首诗 ：

建议授予唐守文同志博士学位

七言八韵

岁月蹉跎百事荒，重闻旧曲著文章。

昔时曾折蟾宫桂，今日复穿百步杨。

谁道数奇屈李广，莫随迟暮老冯唐。

禹门纵使高千尺，放过蛟龙也不妨。

蟾宫是指月亮。“曾折蟾宫桂”，到

月亮上去折桂花树枝，是指唐守文获得

数学竞赛冠军的光荣历史。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而“岁月

蹉跎百事荒”，然而唐守文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奋斗，“重闻

旧曲著文章”, “今日复穿百步杨”，都是说他在研究生阶

段作出了新的更好的成绩。李广和冯唐是人才不受重用而

被埋没的两个例子，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冯唐易老，李

广难封”也是举这两个例子。曾肯成举这两个例子是希望

这样的故事不要在唐守文身上重演。最后两句最精彩。其

中所说的“禹门”就是黄河的龙门（其实是指的壶口瀑

布），有传说“鲤鱼跳龙门”，鲤鱼如果从龙门跳上去，就

可以成为龙了。曾肯成承认“禹门高千尺”是对的，授予

博士学位坚持高标准是对的，但人家已经不是鲤鱼而是蛟

龙了，已经达到了博士学位的高标准，为什么还不放他过

去，授予他博士学位呢 ?
曾肯成的这首诗虽然写好了，却没有地方发表。他

将这首诗投稿到《北京晚报》的《阿凡提》专栏去，但

阿凡提也不敢发表。于是这首诗就只能在中国科学院和

中国科大的当时的研究生中流传，也肯定传到其他高校

一些研究生那里。曾肯成这首诗，其实不只是写给唐守

文的，而是体现了他对我们整个这一批研究生的全力支

持，也生动体现了他对年轻人的一片深情。当时有一种

舆论认为我们这批研究生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受过完

整的大学本科教育，没有打好基础。而曾肯成则非常看

重我们这一批研究生经过艰苦环境锻炼养成的良好素质。

曾肯成的这首诗在研究生中广泛流行，成为给所有的研

 李尚志和导师曾肯成在博士答辩会上（1982.5.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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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撑腰打气的诗，很受欢迎。曾肯成

为此颇为得意的说 ：“我是在为你们张

目。”

段学复教授希望唐守文继续攻读博

士学位。但唐守文为了解决夫人调动北

京的问题而到了北京工业大学办的北京

计算机学院，后来到了国外搞计算机。

清风两袖

我博士答辩的前一天，与曾肯成老

师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聊天。曾老师

给我下了一道命令 ：今天不许谈数学。

不谈数学谈什么呢？古今中外，诗词歌

赋，什么都谈，就是不能谈数学。有时

我不知不觉讲到数学了，曾老师马上警

告 ：“你犯规了！”我马上改正。

突然，曾老师嘴里冒出一句话：“你

有时候不严肃。”我听了莫名其妙，想不

起我什么时候在老师面前有不严肃的表

现。曾老师解释说 ：“有一次批判我帽子里的那副‘反动

对联’，你在作记录，却还在笑，一点都不严肃。”我想起

来了，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。很多人都要在戴

的帽子里垫一张纸，使帽子里面一层不容易弄脏。垫的纸

脏了，另外换一张干净纸就行了。曾肯成也在自己的帽子

里垫了一张纸，还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姓名住址，并且写道：

如果这顶帽子丢失，请拾者送到某某地址。除此之外，还

在纸上写了一副对联 ：

破帽一顶，清风两袖。

不巧的是，有一天帽子真的丢了，真的被人拾到了。

拾者却没有送还曾肯成，而是交给当时掌管阶级斗争的领

导。帽子里的对联马上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：曾肯成是

右派，“破帽一顶”不就是影射的自己头上的“右派帽子”

吗？这是对党的不满。于是召开批判会批判这副“反动对

联”。想起这件往事，我向曾老师说 ：“我记不得当时是否

笑了，但记得清楚的是 ：当时觉得你那副对联对仗工整，

内心非常赞赏，也许脸上就不知不觉地露出了笑容吧。”

我没有问过曾肯成是怎样当上右派的。我大概知道

的是 ：他当时正在莫斯科大学留学，有人给他寄的国内的

报纸上有右派言论，被人打了小报告揭发他散布右派言

论。于是他接到命令立即回国。他回忆说 ：莫斯科火车站

的同一个月台上停了两个相反方向的火车，一列往北京，

另一列往华沙。他明知回国要当右派，挨批判。如果登上

去华沙的火车，也许能逃脱挨整的噩运，但也就从此走上

了背离祖国的道路。他还是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。

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，邓小平拨乱反正，文化大

革命中挨整的很多人平了反。当时很广泛的共识和流传很

广的消息是也要为错划的右派平反，不过还没有实施。这

时候曾肯成需要填写一份履历表，上面有一栏是“受过何

种奖励与处分”。右派当然是他“受过的处分”，应当怎样

填写？他写了一首诗在上面 ：

曾经神矢中光臀，仍是当年赤子心。往事无端难顿悟，

几番落笔又哦吟。

裤子还没有穿好就被反右斗争的“神箭”射中了，这

就是“神矢中光臀”，这句表面幽默实际上辛酸的诗描述的

就是他当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戴上了右派帽

子。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“仍是当年赤子心”。当他

写到这里的时候，是否想到莫斯科火车站上的那两列火车

呢？他写下的一定是对自己当年选择回北京的无怨无悔。

感谢党中央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路线，曾肯成头

上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彻底摘掉了。他终于可以发挥自己

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。他在中国科大研究生院（后来改为

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）创建了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，

成绩斐然。他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之先进让国际同行大吃

一惊。趁他到美国学术访问的机会，美国有关方面找上门

来，希望与他合作搞信息安全。他拒绝了，回到了祖国。

尽管他的女儿女婿后来都去了美国，但他再也没有到美国

曾肯成教授接待外宾


